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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臻

違
法﹁
佔
中﹂
超
過
十
天
，
警
察
累
了
，
市
民
累

了
，
學
生
累
了
，
只
有
政
客
和
搞
事
者
不
累
，
其
實

搞
事
者
明
知
不
可
為
而
為
，
目
的
是
搞
亂
香
港
，
拖

垮
政
府
，
做
幾
場
大
龍
鳳
，
要
七
百
萬
人
代
埋
單
。

全
港
人
都
傷
，
警
民
關
係
傷
；
父
母
子
女
和
親
友
之

間
誰
也
說
服
不
了
誰
，
大
傷
感
情
；
零
售
界
、
飲
食
業
老
闆

重
傷
；
運
輸
業
司
機
，
打
工
仔
荷
包
亦
傷
，
成
了﹁
傷

城﹂
。
更
嚴
重
的
是
赤
裸
裸
地
傷
害
了
一
直
愛
護
香
港
的
祖

國
的
心
，
影
響
深
遠
。
連
行
動
的﹁
推
手﹂
美
國
也
不
想
破

壞
與
中
國
的
關
係
，
香
港
又
憑
甚
麼
咁
自
負
，
與
中
央
對

立
？
真
的
可
以﹁
自
己
香
港
自
己
救﹂
？
過
分
的
自
負
只
會

輸
得
更
慘
。

旺
角
街
道
遭﹁
佔
領﹂
，
集
會
人
士
用
私
家
車
、
鐵
馬
做

障
礙
物
，
自
劃
示
威
區
。
那
一
夜
，
反﹁
佔
中﹂
市
民
睇
不

過
眼
要
求
警
方
清
場
，
要
教
訓
他
們
。
人
多
混
亂
爆
發
衝

突
，
難
免
雙
方
有
碰
撞
，
亦
有
人
拆
示
威
橫
額
、
帳
篷
。

﹁
佔
中﹂
者
不
滿
，
竟
指
警
方﹁
勾
結
黑
社
會﹂
，
包
庇
反

﹁
佔
中﹂
者
，
真
的
頭
腦
發
熱
，
傻
了
！

﹁
佔
中﹂
者
當
場
指
令
警
方
拉
人
，
即
犯
法
者
迫
令
警
察

執
法
，
都
幾
好
玩
。
警
員
若
處
理
就
應
將
他
們
一
齊
處
理
，

要
拉
一
齊
拉
。
因
為
非
法
集
會
，
未
經
批
准
於
公
共
地
方
掛

橫
額
搭
帳
篷
阻
街
一
樣
係
犯
法
！
反
對
派
一
直
把﹁
佔
中﹂

包
裝
成
港
人
爭
取
民
主
的
正
義
行
動
，﹁
佔
中﹂
推
手
更
把

自
己
打
扮
成
正
義
化
身
，
因
此
迷
惑
了
部
分
市
民
特
別
是
青

少
年
積
極
參
與
，
令
他
們
做
甚
麼
都
變
得
理
直
氣
壯
，
想
佔

就
佔
，
想
鬧
就
鬧
。
示
威
的
人
一
早
預
備
了
被
捕
，
難
道
不
會
預
備
放

催
淚
彈
？
只
是
用
此
來
攻
擊
警
察
的
借
口
而
已
。

有
人
稱
擔
心
警
員
會
放
人
所
以
包
圍
警
署
；
擔
心
運
武
器
所
以
上
警

方
的
車
檢
查
運
送
物
資
，
這
是
對
香
港
警
察
的
侮
辱
。
宣
傳
口
號
講
警

察
是
人
民
公
僕
，
那
是
讃
揚
他
們
擁
有
除
暴
安
良
、
為
人
民
服
務
的
崇

高
品
格
；
不
是
代
表
他
們
真
的
是
你
們
僕
人
，
任
你
點
。
他
們
是
權
威

的
執
法
者
，
象
徵
了
一
個
地
區
的
法
治
的
權
威
。
香
港
人
一
直
強
調
法

治
是
社
會
的
基
石
，
現
時
竟
然
可
全
拋
棄
。

大
家
可
有
發
現
，
在﹁
佔
中﹂
活
動
中
，
法
律
界
人
士
、
立
法
會
議

員
反
常
地
不
輕
易
上
第
一
線
，
與
平
日
的
大
型
示
威
遊
行
比
，
他
們
低

調
了
許
多
，
到
場
都
盡
量
不
作
聲
，
甚
至
不
到
場
，
點
解
？
因
為
他
們

明
知
是
犯
法
，
擔
心
犯
法
被
拘
捕
會
影
響
他
們
失
掉
議
員
席
位
、
律
師

職
位
。
正
如
法
律
界
人
士
指
出
示
威
者
非
法﹁
佔
領﹂
以
及
各
種
衝
擊

行
動
，
已
涉
嫌
觸
犯
多
條
嚴
重
的
罪
行
，
若
今
次
非
法
集
會
都
沒
有
人

需
要
負
上
刑
責
的
話
，
那
日
後
任
何
示
威
集
會
都
可
以
不
申
請
，
天
下

大
亂
！
警
方
若
沒
有
威
嚴
，
日
後
如
何
執
法
？
如
何
對
付
罪
犯
保
護
市

民
？
最
終
受
害
的
是
市
民
，
政
府
應
要
緊
守
這
底
線
。

民
主
與
法
治
是
相
輔
相
成
的
，
沒
有
法
治
的
民
主
，
就
只
得
一
個

﹁
亂﹂
字
。
剛
好
睇
到
巴
西
大
選
當
局
要
部
署
超
過
四
十
萬
名
保
安
人

員
，
包
括
三
萬
軍
隊
，
以
確
保
投
票
順
利
舉
行
的
消
息
。
這
樣
的
民
主

有
何
值
得
稀
罕
？

今
次
參
與
示
威
的
人
不
少
是
在
校
學
生
，
或
是
畢
業
不
久
投
身
社
會

的
廿
多
三
十
歲
的
人
。
從
他
們
的
一
些
言
論
、
思
維
邏
輯
可
看
出
是
一

群
被
洗
腦
的
熱
血
青
年
。
有
人
計
算
過
，
回
歸
時
這
班
人
才
十
歲
、
八

歲
，
英
國
統
治
帶
來
的
好
壞
又
知
道
幾
多
呢
？
那
他
們
偏
激
的
思
維
與

價
值
觀
來
自
哪
裡
？
當
然
是
一
班﹁
佔
中
導
師﹂
及
來
自
反
共
、
醜
化

中
國
的
媒
體
。
看
到
城
市
論
壇
上
有
位
支
持﹁
佔
中﹂
者
的
中
學
生

問
，
人
大
常
委
會
點
解
要﹁
插
手﹂
香
港
的
事
？
哎
，
小
朋
友
連﹁
一

國
兩
制﹂
不
等
於
獨
立
的
概
念
也
未
搞
得
清
。
大
膽
講
句
，
特
首
是
代

表
中
央
管
治
香
港
的
象
徵
，
這
點
許
多
示
威
學
生
都
未
必
知
。

作
為
市
民
想
問
句
那
些
大
學
校
長
、
中
學
校
長
、
老
師
，
在
教
育
下
一

代
是
否
盡
了
責
任
？
教
師
除
了
教
授
知
識
外
，
還
要
教
做
人
，
看
不
到
教

育
工
作
者
應
有
的
使
命
感
，
對
學
生
沒
有
為
他
們
做
社
會
現
實
情
況
分

析
，
沒
有
告
訴
他
們
香
港
許
多
問
題
出
現
非
全
是
政
府
的
錯
，
是
轉
口
港

的
優
勢
已
失
，
是
政
治
爭
拗
太
多
影
響
發
展
…
…
任
由﹁
佔
中﹂
搞
手
向

學
生
灌
輸
偏
激
的
思
維
和
觀
點
，
對
不
同
意
見
者
扣
帽
子
、
謾
罵
，
連
小

朋
友
十
月
一
日
拿
住
國
旗
看
升
旗
禮
他
們
都
不
放
過
。
等
到﹁
佔
中﹂
場

面
失
控
，
校
長
才
出
來
講
一
句﹁
要
顧
及
人
身
安
全
，
盡
快
撤
離
現

場﹂
，
這
樣
於
事
無
補
哩
。
大
概
連
你
們
都
怕
被
扣
帽
子
吧
。

人民公僕不是阿四

香
港
真
是
個
奇
特
的
城
市
，
在
這
裡
可

以
吃
到
世
界
各
地
的
菜
，
更
不
用
說
內
地

的
家
鄉
菜
了
。

我
是
安
徽
人
，
最
對
胃
口
的
自
然
是
徽

菜
。
有
人
說
過
，
人
的
胃
是
有
記
憶
的
，

這
種
記
憶
伴
隨
終
生
，
改
也
難
。
因
此
為
什
麼

東
酸
西
辣
、
南
甜
北
鹹
有
那
麼
大
的
規
律
性
。

儘
管
現
在
飲
食
越
來
越
趨
同
甚
至
混
搭
，
但
從

根
子
上
看
，
飲
食
喜
好
還
是
相
當
頑
固
的
。

我
每
來
香
港
辦
事
時
，
總
愛
坐
觀
塘
線
到
九

龍
塘
的﹁
逍
遙
津﹂
去
吃
徽
菜
。
舖
面
很
小
，

雖
不
見
亭
台
欄
杆
，
倒
也
有
幾
處
流
水
照
壁
模

樣
，
耳
聞
黃
梅
小
調
，
坐
啜
太
平
猴
魁
。
徽
菜

雖
位
列
八
大
菜
系
，
但
許
多
人
卻
對
徽
菜
鮮
有

了
解
，
以
為
徽
菜
就
是
安
徽
菜
，
其
實
本
原
意

義
上
的
徽
菜
指
的
是﹁
徽
州
菜﹂
。
徽
州
在
安

徽
的
南
部
山
區
，
這
也
就
構
成
徽
菜
的
特
色
，

我
常
跟
朋
友
戲
言
，
徽
菜
的
特
色
是
八
個
字

﹁
嚴
重
好
色
，
輕
微
腐
敗﹂
，
一
笑
之
後
我
再

把
它
翻
譯
成
現
代
漢
語
，﹁
嚴
重﹂
其
實
是
說

﹁
鹽
重﹂
，
偏
鹹
；﹁
好
色﹂
是
指
醬
油
色

重
，
偏
紅
；﹁
輕
微
腐
敗﹂
是
指
醃
製
滷
製
較

多
，
代
表
作
是﹁
臭
鱖
魚﹂
，
︽
舌
尖
上
的
中

國
2
︾
剛
剛
播
過
，
聞
起
來
實
在
不
敢
恭
維
，

一
旦
吃
進
嘴
裡
，
卻
讓
你
鮮
掉
下
巴
，
大
致
跟
吃
榴
蓮
的

感
受
差
不
多
。

香
港
朋
友
每
每
跟
我
說
，
徽
菜
實
在
好
吃
，
就
是
太
鹹

了
。
我
有
時
候
不
免
也
揣
度
，
徽
菜
為
什
麼
如
許
鹹
呢
？

現
在
想
來
原
因
無
非
有
這
幾
條
，
一
是
山
裡
人
每
天
在
崇

山
峻
嶺
間
幹
活
，
不
多
吃
點
鹽
還
真
扛
不
住
。
二
是
徽
州

產
好
茶
，
無
論
多
鹹
、
多
油
膩
，
一
壺
清
茶
盡
可
消
解
。

此
外
，
徽
菜
除
了
重
色
、
重
油
外
，
還
重
火
功
，
大
量
燉

菜
、
燒
菜
、
蒸
菜
，
少
有
爆
、
炒
菜
，
原
因
大
約
在
於
山

區
最
豐
富
的
資
源
是
木
材
，
所
以
徽
菜
既
有
木
柴
旺
火
猛

煮
，
又
有
木
炭
文
火
慢
燉
，
火
功
也
便
到
位
。
再
配
以
金

針
菇
、
鮮
竹
筍
、
黃
花
菜
等
等
所
謂﹁
山
珍﹂
，
葷
素
搭

配
很
是
得
體
。
此
外
，
據
考
證
豆
腐
是
淮
南
王
劉
安
發

明
，
至
今
在
安
徽
的
淮
南
市
每
年
還
有﹁
豆
腐
節﹂
，
我

認
為
準
確
地
說
不
能
叫﹁
發
明﹂
，
應
該
是
淮
南
王
利
用

他
的
地
位
推
廣
了
這
個
食
品
而
已
。
不
管
怎
樣
，
徽
菜
中

豆
腐
的
地
位
是
突
出
的
，
單
就
品
種
而
言
，
有
水
豆
腐
、

毛
豆
腐
、
臭
豆
腐
、
觀
音
豆
腐
、
臘
八
豆
腐
，
還
有
橡
子

豆
腐
等
。
做
法
更
是
煎
、
炸
、
烹
、
煮
、
烤
、
醃
不
一
而

足
。
很
多
年
前
，
在
老
家
我
吃
過
一
頓﹁
豆
腐
宴﹂
，
從

頭
至
尾
將
近
二
十
道
菜
，
每
道
均
有
豆
腐
，
但
味
道
各
各

不
同
，
回
味
至
今
。

經
常
有
人
讓
我
推
薦
一
道
徽
菜
，
我
只
是
說
：﹁
紅
燜

野
鴨﹂
，
在
我
看
來
它
集
中
了
徽
菜
的
特
點
，
色
香
味
俱

全
。
我
有
一
位
懂
紅
酒
的
朋
友
，
吃
過
後
告
訴
我
，
這
款

野
鴨
如
果
配
法
國
波
爾
多
二
等
頂
級
的﹁
愛
士
圖
耐

︵Estournel

︶﹂
紅
酒
，
效
果
將
會
絕
佳
。
後
來
我
們
用

他
的﹁
愛
士
圖
耐﹂
和﹁
紅
燜
野
鴨﹂
配
了
一
次
，
吃
完

果
覺
驚
艷
，
他
當
時
就
評
道
，
酒
勁
若
稍
淡
一
分
，
則
顯

鴨
膩
，
肉
味
再
濃
一
分
，
則
顯
酒
薄
。
那
時
感
受
得
到

的
，
是
如
同
春
分
時
節
白
晝
與
黑
夜
均
等
的
那
份
協
調
。

美
酒
與
佳
餚
，
恰
如
英
雄
與
美
人
，
需
琴
瑟
和
諧
。
能

把
法
國
紅
酒
和
老
家
的
徽
菜
撮
合
得
如
此
美
妙
，
怕
也
只

有
在
海
納
百
川
的
香
港
了
。

在香港吃徽菜

享
負
盛
名
的
當
代
女
導
演
拍
民
國
女
作
家
生
平
應
是
不
錯

的
配
搭
。
蕭
紅
當
年
走
難
到
香
港
時
已
身
患
重
疾
，
但
她
在

港
兩
年
間
卻
寫
出
了
一
生
最
重
要
的
作
品
︽
呼
蘭
河
傳
︾
，

這
或
許
是
許
鞍
華
想
到
拍
她
的
原
因
之
一
吧
。
蕭
紅
在
病
床

上
對
陪
伴
她
的
駱
賓
基
說
：﹁
我
死
後
，
人
們
記
住
的
可
能

只
是
那
一
堆
緋
聞
…
…﹂
但
在
這
部
電
影
中
，
我
看
不
到
緋
聞
。

蕭
紅
在
後
人
的
記
載
中
，
是
以
對
鄉
土
的
摯
愛
和
對
女
性
命
運
的

關
懷
形
象
出
現
，
她
的
作
品
也
貫
穿
了
這
兩
大
主
題
，
而
她
的
個
人

生
命
軌
跡
正
是
活
生
生
例
子
，
但
她
是
一
位
個
性
勇
敢
而
又
才
華
洋

溢
的
女
子
，
在
面
對
不
公
和
感
到
窒
息
時
，
她
選
擇
了
逃
亡
。

蕭
紅
短
暫
的
一
生
都
在
逃
亡
，
從
逃
婚
到
逃
難
，
從
最
北
的
哈
爾

濱
到
江
南
的
上
海
，
再
到
中
部
的
武
漢
、
重
慶
，
最
後
南
下
香
港
，

都
是
有
去
無
歸
，
其
間
夾
雜
着
飢
貧
、
多
病
、
戰
亂
、
情
變
、
失

子
…
…
可
以
說
，
一
個
亂
世
女
子
所
要
經
歷
的
，
她
都
承
受
了
。
然

而
，
在
那
樣
的
時
代
，
有
多
少
女
性
能
擺
脫
那
樣
的
流
連
和
痛
苦
？

所
以
，
蕭
紅
只
是
一
個
時
代
的
縮
影
。

︽
黃
金
時
代
︾
中
呈
現
的
蕭
紅
是
立
體
的
。
她
遇
人
不
淑
懷
孕

了
，
卻
得
到
被
她
拒
婚
的
男
人
收
留
；
她
窮
得
付
不
起
房
租
，
遇
到

報
社
編
輯
蕭
軍
的
幫
助
並
相
愛
，
他
把
她
引
入
自
己
的
文
人
圈
子
；

她
的
作
品
得
到
當
時
兩
位
海
派
名
家
魯
迅
和
胡
風
的
賞
識
和
推
薦
，

前
者
更
幫
助
她
到
日
本
留
學
和
居
留
，
這
給
她
的
生
活
打
開
了
另
一

扇
門
；
即
使
病
中
的
蕭
紅
客
居
異
鄉
，
還
有
丈
夫
端
木
蕻
良
，
更
有
一
位
東
北

老
鄉
駱
賓
基
陪
伴
。

不
過
，
蕭
紅
的
貢
獻
是
，
在
逃
亡
的
顛
沛
流
離
中
並
沒
有
放
棄
對
寫
作
的
熱

情
，
她
的
作
品
都
是
十
年
逃
亡
中
完
成
，
它
們
記
錄
了
故
鄉
的
山
水
人
情
，
也

寫
出
女
性
的
心
聲
。
但
蕭
紅
並
不
是
像
丁
玲
那
種
關
注
時
代
洪
流
的
作
家
，
當

充
滿
激
情
的
蕭
軍
要
參
加
抗
戰
時
，
她
冷
冷
地
說
：﹁
我
只
想
要
一
個
安
靜
的

環
境
寫
作
。﹂
她
的
作
品
就
像
她
的
個
性
：
強
烈
的
自
我
。
但
東
北
女
人
的
豁

達
性
格
也
在
她
身
上
體
現
︱
當
她
回
到
後
方
到
出
版
社
借
居
時
，
大
腹
便
便

的
她
居
然
把
身
上
僅
餘
的
錢
去
請
了
一
群
朋
友
吃
飯
。

許
鞍
華
鏡
頭
下
的
蕭
紅
傳
奇
中
有
痛
苦
，
也
有
愛
。
正
如
她
自
己
說
：﹁
我

不
能
選
擇
怎
麼
生
，
怎
麼
死
，
但
我
能
決
定
怎
麼
愛
，
怎
麼
活
，
這
是
我
的
自

由
，
我
的
黃
金
時
代
。﹂

許鞍華的蕭紅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
好
冷
的
天
，
地
皮
凍
裂
了
，
吞
了
我
的
饅

頭
了
。﹄
行
路
人
聽
了
這
話
都
笑
了
。
他
背
起
箱

子
來
再
往
前
走
，
那
腳
下
的
冰
溜
，
似
乎
是
越
結

越
高
，
使
他
越
走
越
困
難
，
於
是
背
上
出
了
汗
，

眼
睛
上
了
霜
，
鬍
子
上
的
冰
溜
越
掛
越
多
，
而
且

因
為
呼
吸
的
關
係
，
把
破
皮
帽
子
的
帽
耳
朵
和
帽
前
遮

都
掛
了
霜
了
。
這
老
頭
越
走
越
慢
，
擔
心
受
怕
，
顫
顫

驚
驚
，
好
像
初
次
穿
上
滑
冰
鞋
，
被
朋
友
推
上
了
溜
冰

場
似
的
。
小
狗
凍
得
夜
夜
的
叫
喚
，
哽
哽
的
，
好
像
它

的
腳
爪
被
火
燒
着
一
樣
。﹂

對
不
起
，
抄
這
麼
一
大
段
洗
練
的
文
字
開
頭
，
主
要

還
是
抽
蕭
紅
的
水
吸
引
讀
者
，
原
文
來
自
她
充
滿
鄉
土

味
的
小
說
︽
呼
蘭
河
傳
︾
，
光
是
短
短
百
多
個
字
，
人

物
就
呼
之
欲
出
，
畫
面
那
麼
傳
神
。

這
才
是
真
正
才
女
的
功
力
，
只
活
了
三
十
一
歲
，
好

不
惋
惜
。

魯
迅
說
她
的
白
話
寫
得
好
，
其
實
不
但
好
，
還
精
，

至
少
大
半
世
紀
以
後
，
讀
來
都
那
麼
流
暢
動
人
，
不
怕

開
罪
她
同
時
代
不
少
鼓
吹
白
話
文
的
前
輩
作
家
了
，
尤

其
是
喝
過
洋
水
那
些
白
話
先
鋒
，
那
些
先
鋒
大
作
家

們
，
我
們
讀
書
時
，
真
是
崇
拜
到
五
體
投
地
，
課
本
上

他
們
的
文
章
，
無
不
視
為﹁
正
宗
白
話﹂
，
執
筆
總
不

離
得
意
地
濫
用
大
師
們﹁
的
的
底
底﹂
文
藝
腔
調
，
現

在
才
醒
悟
到
洋
水
作
家
的
所
謂﹁
白
話﹂
，
其
實
是
腦

海
裡
打
過
外
文
草
稿
，
然
後
再
翻
譯
成
中
文
，
現
在
讀
來
，
真
是

一﹁
的﹂
一
砂
，
一﹁
底﹂
一
石
，
可
是
因
為
出
洋
作
家
學
問

好
，
名
氣
大
，
當
時
我
們
的
老
師
都
不
敢
說
破
。

看
過
︽
水
滸\

紅
樓
︾
之
後
，
才
驚
覺
正
宗
白
話
早
就
有
了
。
上

世
紀
二
、
三
十
年
代
作
家
中
，
蕭
紅
的
白
話
也
那
麼
純
正
，
只
是

名
氣
不
敵
先
鋒
，
課
文
中
找
不
到
；
蕭
紅
的
白
話
也
比
魯
迅
來
得

白
，
上
面
信
手
抄
來
那
一
小
段
，
中
學
生
讀
來
，
興
趣
肯
定
大
過

魯
迅
的
︿
兩
株
棗
樹
﹀
。

蕭
紅
人
物
的
對
白
也
精
彩
：

﹁
喲
喲
，
這
姑
娘
真
是
一
棵
大
葵
花
，
又
高
又
大
，
你
今
年
十

幾
啦
？﹂

這
麼
一
句
已
夠
傳
神
了
。

談談蕭紅中的「白」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遊
南
澳
洲
袋
鼠
島
，
要
經
阿

德
雷
特
市
，
由
墨
爾
本
乘
晨
早

內
陸
航
班
抵
達
，
有
半
天
空
閒

時
間
，
下
午
三
時
才
接
駁
車
及

船
到
島
上
。
阿
德
雷
特
市
待
半

天
，
最
好
當
然
往
中
央
市
場
鑽
！
適

逢
舉
辦M

arket
W
eek

，
有
歌
劇
演

唱
、
烹
飪
示
範
及
各
式
試
食
…
…
，

而
且
店
商
大
特
價
配
合
，
新
鮮

C
offin

Bay

生
蠔
，
一
打
只
售
澳
幣

9.99

，
怎
停
得
口
？！

去
任
何
一
個
國
家
，
都
熱
衷
於
去

當
地
的
農
貿
市
場
，
那
裡
是
窺
探
一

個
地
方
風
土
人
情
的
最
直
接
領
地
，

各
式
產
品
熱
熱
鬧
鬧
的
擺
出
來
，
那

種
感
覺
太
生
活
了
。

走
進
市
場
，
馬
上
就
被
各
式
各
樣

的
食
材
所
吸
引
，
攤
販
們
精
心
的
擺

賣
着
自
家
最
好
的
貨
品
，
巧
妙
堆
起

的
各
色
水
果
、
懸
掛
起
來
的
各
種
醃

肉
，
總
讓
人
覺
得
這
個
世
道
也
不
會
太
差
。

無
論
氣
候
嚴
寒
，
經
濟
多
不
景
，
菜
市
場
永

遠
人
聲
鼎
沸
，
健
康
成
長
的
食
材
總
能
帶
給
人

們
歡
愉
的
心
情
。
超
級
市
場
雖
然
更
為
舒
適
和

便
捷
，
但
菜
市
場
裡
濃
郁
的
生
活
氣
息
和
人
情

味
，
卻
是
永
遠
無
法
被
超
市
所
複
製
出
來
的
。

阿
德
雷
特
的
中
央
市
場
位
於
市
中
心
，
在
這

樣
昂
貴
的
地
段
容
納
一
座
擁
有
一
百
四
十
年
歷

史
的
菜
市
場
，
當
地
人
對
待
食
材
的
態
度
可
見

一
斑
。
新
鮮
魚
肉
、
瓜
果
蔬
菜
，
各
式
各
樣
的

奶
酪
、
甜
點
、
麵
包
、
雜
糧
以
及
肉
類
加
工

品
，
應
有
盡
有
。

據
說
，
當
地
政
府
也
很
清
楚
中
央
市
場
的
文

化
價
值
，
不
只
保
留
了
這
個
菜
市
場
，
還
將
租

金
壓
低
，
讓
經
營
了
幾
代
的
小
販
能
繼
續
經
營

下
去
，
傳
承
這
個
美
食
愛
好
者
的
天
堂
！

市場的文化價值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天言
知玄
蘇狄嘉

手機鈴響起，一聽是原單位同事蘭蘭的聲音，
忙問有什麼事。蘭蘭與我曾在一個辦公室共事，
是我的下屬也是我的朋友，我倆相處很融洽。自
我調離單位後，蘭蘭很少和我聯繫，突然打電話
找我，肯定有事。「這個周末晚上有空嗎，來參
加一下我的離婚典禮吧。」「什麼？離婚典禮？
你不是和我開玩笑吧？」我吃驚不小。蘭蘭與她
的老公婚後感情一直不和，這我知道。但想不到
這麼快就離婚，更想不到離婚還舉行什麼典禮。
在得到蘭蘭的再三肯定後，我答應如期赴宴。
蘭蘭的離婚典禮是在她5年前結婚的酒樓舉行
的，這讓人有些傷感，前來見證的人數比結婚時
也少了許多，寬敞的大廳只擺了10張餐桌。來賓
主要是男女雙方的親屬和好友。
離婚典禮上首先播放了一段蘭蘭夫婦的結婚錄
像，然後司儀請「前新郎」、「前新娘」入場，
與婚禮不同的是通向主持台的星光大道上鋪上了
一層塑料的草坪，上面撒滿了白色粉色的花瓣，
象徵綠色大道前程順達；「前新郎」、「前新
娘」不再穿戴鮮艷的婚紗和西裝，而是一身平常
打扮，寓意回到以前平常的生活中。蘭蘭和前老
公緩緩地走到主持台，司儀請他們分別致辭，再
就離婚問雙方「是否願意」，雙方各說了一句
「是的，我願意」作為分手語，之後親友代表發
表「離婚祝福」，祝福他們拋棄過往，從頭再
來，邁向新生活。
整個離婚形式雖有些傷感，卻也充滿了溫情，

給人一種不做夫妻做朋友的氛圍。
事後，蘭蘭告訴我，其實他們早就辦理了離婚
手續，決定再舉辦一場離婚儀式，是她先提出來
的，男方也表示認可。他們都希望通過這個儀
式，向眾人宣告自己不愉快的婚姻結束，彼此和
和氣氣地分手，重新去尋找各人的幸福。
誠然，當婚姻走到終點，大可不必大動干戈撕
破臉皮，更沒必要死要面子活受罪，悶在心裡獨
自療傷。辦一場溫情簡樸的離婚儀式，優雅地分
手，既是釋放內心壓力開始新的人生的一種方
式，也是對雙方的尊重。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妻子
分手時更是別有風味。兩人在克里姆林宮大禮
堂，一同觀看了著名芭蕾舞愛情喜劇《埃斯梅拉
達》後，然後現場接受記者採訪，鄭重對外宣佈
「文明離婚」。普京妻子柳德米拉說，婚姻破裂
是因為兩人很少有見面的機會，普京完全沉浸在
工作當中。她和普京兩人關係很好，分開後也永
遠是最親密的人。身為國家元首，通過媒體面帶
微笑向全世界宣佈離婚，是需要多麼不凡的勇氣
和胸懷。
然而，不是每個離婚族都像蘭蘭、普京這樣優
雅分手的，有的離婚族離婚後將對方視為仇人，
不但拒付孩子的撫養費，而且還蓄意報復對方，
讓對方也不好過。還有的甚至走極端。我身邊就
有不少這樣的例子。
小劉的離婚很費周折，因感情不和，兩人決定
離婚。但離婚過程中，妻子又百般刁難，經歷了

馬拉松式的5年時間，才辦理了離婚手續。離婚
後，小劉找到了另一半，兩人感情很和諧。而前
妻因為自己婚後過得不順，看不得小劉過得好，
便一次次上門無理取鬧。小劉跑來向我嘆苦經，
我勸他千萬不要生氣，更不要跟無理的前妻鬥
氣，跟她鬥氣既浪費了時間和精力，還耽誤了自
己的幸福。這是一種典型的落差心態。離婚後當
對方重獲幸福自己卻還是孤家寡人時，心理產生
了極端不平衡，於是極力地干擾、阻止甚至破壞
對方的幸福。雖然她做得實在是不地道，但也犯
不着跟她鬥，她唯一可以影響你的就是那個共同
財產房子。當時說好是一人一半，現在放棄你的
那一半算了。這就叫拿錢買平安。光陰苦短，應
該好好享受你現在的幸福生活。小劉思前想後，
便採納了我的建議。而有些離婚後走極端則自食
苦果。A女士因與原丈夫性格不和提出離婚，原
丈夫不同意，後兩人長期分居三年後女方起訴法
院判離。離婚時，原丈夫就發出狠話，不准女方
再找男人，除非他先結婚。女方自然不買
賬。一年後，B女士與另一個男人牽手婚
姻殿堂。原丈夫得知後，先是到婚禮上大
吵大鬧，攪黃了A女士的婚禮。後又多次
挑釁鬧事，並打傷了女方。B女士忍無可
忍，遂向公安機關報案，依法追究了原丈
夫的刑事責任。
離婚，對現代社會來講，是一種正常現

象。封建社會，講求的是愚昧的從一而
終，女子只能結一次婚，丈夫死了也不能
再嫁，別說與丈夫感情不合要求離婚了。
而丈夫不喜歡妻子，則可以休書一張責令
妻子離開夫家。現代社會，男女平等，結
婚自由，離婚自由。隨着時代的發展，人

們對婚姻生活中的精神要求日益強烈，沒有愛的
婚姻為越來越多的夫妻所厭倦。然而，如何對待
離婚，則是應該認真思考的。首先要慎重，離婚
與結婚一樣都是人生大事，決不能視同兒戲。須
知，婚姻關係的破裂，不但會給夫妻雙方帶來許
多麻煩，還會給子女的撫養、教育留下難以彌補
的不良後果，進而造成一系列社會問題。因而，
當夫妻之間發生離婚糾紛的時候，雙方都要進行
一下冷思考。經常有這樣的夫妻，大吵一場後，
就雙雙賭氣要離婚，後來經過調解，仍然和睦如
初。還有些夫妻，彼此間雖有些隔閡，但也不是
非要分道揚鑣不可，若多想想對方優點、好處，
多多包容對方，理解對方，則就可以消除隔閡。
如果感情確已破裂，無法挽回時，也要好離好
散。俗話說，不做夫妻還可以做朋友。離婚也要
離得文明離得溫情，讓彼此感到：離婚了，愛已
遠，情還在，只要心懷寬容和善良，兩個人就永
遠是朋友是親人。

優雅地分手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
奇
洛
李
維
斯
給
電
影
的
情
書
︾
裡
說
，

進
步
是
需
要
時
間
，
和
由
什
麼
人
來
推
動
。

綜
觀
現
今
的
數
碼
電
影
，
技
術
無
疑
大
進
，

但
內
容
是
否
有
進
步
呢
？

片
中
說
，
美
國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
只
有
四

間
數
碼
放
映
的
電
影
院
，
到
了
二
零
零
二
年
，
便

有
一
百
零
二
間
了
，
可
見
增
長
的
快
速
。
增
長
的

原
因
，
主
要
是
菲
林
已
死
。
因
為
用
菲
林
來
拍
攝

的
電
影
，
今
天
拍
攝
的
鏡
頭
，
要
等
到
翌
日
洗
出

底
片
後
才
知
道
拍
得
好
不
好
。
但
數
碼
拍
攝
，
卻

可
以
即
時
看
到
結
果
。
對
演
員
的
時
間
控
制
，
對

預
算
的
控
制
，
都
是
不
能
比
較
的
。
既
然
菲
林
已

死
，
就
算
著
名
的
大
導
演
，
也
在
片
商
投
資
的
條

件
下
，
不
得
不
改
用
數
碼
來
拍
攝
了
。
數
碼
電
影

多
了
，
電
影
院
就
不
得
不
跟
着
投
下
資
本
去
改
善

放
映
環
境
了
。

以
前
的
菲
林
電
影
，
要
靠
拷
貝
來
運
送
到
影

院
，
因
此
，
最
佳
效
果
的
版
本
，
只
有
拿
到
原
版

的
電
影
院
才
能
播
出
，
其
他
的
拷
貝
版
本
，
品
質

就
自
然
沒
有
那
麼
好
了
。
數
碼
電
影
卻
是
複
製
，

效
果
一
致
，
所
以
品
質
全
都
一
樣
。
但
卻
還
是
有

差
別
，
因
為
不
同
的
電
影
院
有
不
同
的
放
映
設
備

和
音
響
設
備
。
因
此
，
要
看
音
效
最
佳
的
電
影
，

還
是
要
選
擇
設
備
最
佳
的
影
院
。
如
果
選
擇
了
舊

式
的
影
院
，
儘
管
拍
攝
的
技
術
進
步
了
，
但
品
質

依
然
未
跟
着
進
步
。

更
別
說
內
容
和
品
質
了
。
以
前
菲
林
電
影
的
時
代
，
有
多
少

發
人
深
省
的
題
材
？
如
今
進
步
到
數
碼
電
影
時
代
，
除
了
讓
人

看
得
眼
花
繚
亂
的
畫
面
之
外
，
多
少
是
不
必
用
大
腦
思
考
的
？

菲
林
電
影
傳
遞
的
人
生
意
義
和
哲
學
思
考
，
有
多
少
是
進
步

的
數
碼
電
影
能
傳
承
的
？
因
為
科
技
的
進
步
，
讓
電
影
人
都
忙

於
玩
弄
花
巧
了
。
所
以
說
，
電
影
的
內
涵
，
在
技
術
進
步
中
反

而
退
步
了
。

技術進步，品質退步 隨想
國

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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